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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that media technology is highly embedded in social life, rituals glow with new 

luster by means of media and have multiple effects on audiences. Among them, awakening and 

reconstructing collective memory as well as building and strengthening national identity are the main roles 

of the current media ritual communication. Based on the agenda-setting theory and anchor point theor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mechanism diagram of ritual significance target combined with threshold, clarifies the 

mechanism of ritual communication through the elaboration of the meaning ring, and explores how ritual 

communication affects collective memory and national identity. It is found that ritual communication not 

only awakens and reconstructs collective memory in retrospect, but also consolidates and stores collective 

memory in repetition. The role of ritual communication on national identity is achieved through the 

mechanism of “strengthening social ties - creating consensus - consolidating the rationality of social order ”. 

These two form a joint force, which is finally reflected in the significant social influence of ritual 

communication through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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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媒介技术高度嵌入社会生活的背景下，仪式借助媒介焕发出新的光彩，对受众产生多重作用。其中，唤醒和

重构集体记忆，构建和强化国家认同是当前媒介仪式传播的主要作用。本文基于议程设置理论和锚定点理论，

结合阈限构建仪式意义目标作用机制图，通过对意义之环的阐述厘清仪式传播的作用机理，探析仪式传播如何

作用于集体记忆和国家认同。研究发现，仪式传播在回溯中唤醒和重构集体记忆，在重复中固化和储存集体记

忆，而仪式传播对国家认同作用则通过“增强社会联系-创建共识-巩固社会秩序合理性”机制，二者形成合力，

最终体现为通过媒介作用的仪式传播产生显著的社会影响力。 

关键词：仪式传播，集体记忆，国家认同，作用机制 

1. 前言 

仪式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生活之中，是其中的重

要部分。当代社会，网络数字媒介技术的发展加速了

仪式的变迁，媒介仪式以其空前的传播效能，使仪式

更进一步融入人们的社会生活，并对人们的心理、情

感、精神和价值产生着重要影响。近年来，节日联欢

晚会、天安门阅兵仪式和奥运会开幕仪式等国家级大

型仪式成功举行，并在多媒介聚合效应的加持下实现

了离散社会的精神重整和记忆重塑，强化了中国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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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认同，也向国际社会传递出独立自主和平发展

的中国之声。 

由此可见，合法性仪式传播对当下中国社会乃至

国际社会都有着不可忽视的正向作用，具体体现为置

身于社会结构中并受其影响的个体在认知、态度、行

为三个层面的变化，这种变化上升到宏观层面则显著

体现为对集体记忆和国家认同的作用。因此，在媒介

仪式深入影响社会生活和国家认同回暖强化的背景

下，厘清仪式传播的作用机制，并将其加以解释和运

用，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提升人民生活幸福感，增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开局具

有重要意义。 

2. 理论框架搭建 

 
图 1 理论框架图示 

以传播者意图为核心设立媒介仪式意义目标，从

传播面到达接受面有两条相互缠绕的路径，即两条路

径需要融合使用，分别指向内容和载体，以锚定点理

论和议程设置理论为依据。所谓“锚定点”，简而言

之，指在某一特殊时刻因为能指或能指链滑行的中止

而使话语产生出的意指效果，但这一意指效果并不是

能指链自身直接表征出来的，其是在对能指链做阐释

性的回溯中建构出来的。在这一建构中，某个能指被

选择出来充当主能指，众能指皆回溯性地回指到或锚

定到该能指的结构要素中，由此浮现出某种意义或价

值。仪式传播的符号选用要考虑到意义目标的可实现

性，符号选用和符号理解过程深度嵌入锚定点理论。

而议程设置理论指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

事议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

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方式，影响着人

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目前，

大众传播形式多样，主流媒体仍有极强的议程设置能

力，而自媒体则可以从不同维度进一步烘托氛围并从

具体角度深入传播。也就是说，内容方面通过符号选

取，能指运动作用，而载体方面通过媒介选用，技术

支持作用，两方面组合最终形成传播面。而接受面由

接收信息和理解符号构成，是受众输入信息，产生意

义和影响的过程。 

作用机制在本质上遵从“结构——反结构——复

结构”，同时，在整个作用机制中，传播面和接受面

之间以“集体记忆库”相接，集体记忆库在多方面发

挥作用：一是传播符号和理解符号都要取用于集体记

忆库，二是传受双方的使用和理解过程会生成新的记

忆存储至集体记忆库，进一步为其扩容，集体记忆库

是动态区域，而非固定不变，大小恒定的部分。 

从信息量来说，接受面一定小于传播面，接收信

息至意义产生的矢量长度由受众接收信息的量来决

定，而理解符号至意义产生的矢量长度由受众的理解

力决定。同时，受众理解的方向可能背离意义目标，

即理解符号至意义产生的矢量方向可变，两矢量合力

作用决定了意义产生情况。此外，矢量作用效果（生

成想象共同体→国家认同）仅为意义产生后的一种可

能。 

3. 仪式传播对集体记忆和国家认同作用机

制 

仪式是指一系列正式的、具有可重复模式、表达

价值和意义的社会行为，人们通过参与仪式抵达某种

意义。 “象征性符号”和“重复性行为”是仪式的

两个关键要素，仪式传播之所以能够产生作用也是基

于这两个要素。机制则是指“一组在控制条件下能持

续观察到同样也能通过推理获得的，因此是可以被解

释的有着固定互动规律的因果关系”。仪式传播对人

类社会生活的作用是如何产生运作的？本文将从“仪

式传播－集体记忆”和“仪式传播－国家认同”两方

面切入展开作用机制探究。 

3.1 仪式传播的作用机理——意义之环 

 
图 2 能指意义产生机理 

在能指、能指链、主能指的“三角关系”之中存

在关于仪式意义的三种情况。第一，在符号选取阶段，

从能指库当中选取符号作为仪式传播元素，构成符合

意义目标内涵的能指链，在能指链中，受众通过意义

的回溯性建构感受到仪式意义，此时代表仪式意义的

主能指被确立，该能指运动过程即通过仪式进行意义

目标的传达。第二，仪式意义被传达给受众后，主能

指会通过能指链对能指链中其他能指的意义进行异

化，其他能指的意义会因为主能指的出现朝向其运动，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663

217



 

即主能指通过能指链“赋予”能指新的意义。第三，

主能指被确立后，可与能指链共同产生的意义语境形

成一个整体，将意义目标和整个语境相连接。此外，

主能指和能指库之间以虚线连接代表两者之间没有

必然联系，因为受众对同一事件的理解有多种可能性，

传播活动仅为一种让传播目标占据受众所理解的“主

能指”位置的尝试。 

将以上三要素在意义产生方面的三种特殊关系

运用在仪式传播中，体现为以下三种作用：一是通过

仪式内容传播一种意义；二是通过仪式传播赋予能指

意义；三是通过仪式传播赋予能指新语境。 

3.2 仪式传播对集体记忆的作用机制 

集体记忆研究不一而足，其概念界定也辩驳不休。

但在集体记忆所呈现的建构性和社会历史性上，相关

研究者都保持一种低度的共识。集体记忆并不是天然

的存在，而是在社会结构和历史变迁中形成于人类认

知领域的意识与无意识产物，并由于集体意识需要得

以储存和延续。与集体记忆相对而言的是个体记忆，

二者相互依存，均不能独立存在，个人记忆总是受到

社会环境的支持。在社会集体层面，个体记忆必然与

他者记忆互动，个体记忆超出自身并整合了他人记忆，

个体经验由此得到丰富。而今，在仪式与媒介深度融

合推动仪式世俗化的当下，时空距离被打破，人与人

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仪式传播不可避免地作用于人

类的社会生活并形成普遍影响，在认知层面则集中表

现为对社会集体记忆的唤醒、重构、固化和储存。 

3.2.1 在回溯中唤醒和重构集体记忆 

仪式中的“象征符号”要素直接指向了仪式意义

目标，是仪式传播者的主观意识作用于现有意义产物

的结果之一，也是进行仪式传播的基础。集体记忆是

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记忆而维护着的共同经验，费孝

通先生认为，“人的‘当前’中包含着从‘过去’拔

萃出来的投影，时间的选择积累……不但包括他个人

‘过去’的投影，而且还是整个民族的‘过去’的投

影”。集体记忆不是个人记忆的简单叠加，而是由个

人记忆间的共性部分凝聚而成的，象征符号是唤醒和

重构集体记忆的关键联结，立足当下回溯过往，在今

昔语境中筑通桥梁，沟通意义。对集体记忆的唤醒和

重构是这座桥梁的两面，二者共存一体同时发生，而

非有先后并列之序。在仪式传播与集体记忆的互动过

程中，集体记忆赋予记忆主体所在文化系统中的特定

符号以丰富独特的象征涵义，并在仪式传播中通过传

播者回溯编码和参与者回溯解码，集体记忆在仪式传

播的过程中被不断唤醒和重构。 

仪式传播立足于当前语境之中，通过象征符号的

运作引导仪式参与者回溯过往，并在回溯之中实现了

对参与者集体记忆的唤醒和重构。回溯本质存在于象

征符号在纵向联想中构成的选择关系，其并非是完整

的线性关系，需从记忆的在场与缺席中辩证看待。先

于个体而存在并具化于个体认知的集体记忆在纵向

延续上是不连贯的，存在记忆断层和记忆碎片，由此

决定了回溯在客观上的不连续性。唤醒和重构则存在

于象征符号在横向线性运动中形成的组合关系。象征

符号在横向线性运动中产生意义，也即意义是组合关

系的产物，象征符号的线性组合链条多线交织就形成

了意义之网，意义之网在人类记忆之中则体现为记忆

面。在回溯的意识之线运动穿过在共时空间中存在的

记忆面，线与面的交点即某一象征符号被即刻触发，

受当下语境的影响开始新的运动，由此形成新的组合

关系，进而在新旧更替和交织中产生新的记忆面。值

得注意的是，这其中唤醒和重塑是即刻、同时发生的，

或者说，唤醒即重塑，重塑即唤醒。此外，由于仪式

有其特定的意义目标，在由仪式传播者选择的特定象

征符号的引导下，参与者个体记忆内部形成的新记忆

面结构是极其相似的。因而从宏观视角观察，仪式传

播创造了仪式参与者集体的新的共同经验，完成了对

集体记忆的唤醒和重塑。  

3.2.2 在重复中固化和储存集体记忆 

区别于人类本能的重复性行为，仪式中的“重复

性行为”指向的是基本原则，仪式的基本原则所对应

的是一种规范、价值和秩序，具有普泛和超时空的性

质。仪式的“重复性”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仪

式过程中对某一象征符号的重复性强调，另一种是对

整体仪式的重复性操演。综合以上两种情况，特定仪

式中重复频率较高的象征符号即可视作仪式表达的

核心符号，其能够最大程度精确地传递仪式意义。可

以说，重复使仪式所运用的非单一象征符号产生了主

次之分，呈现出一种结构化的趋势，这种趋势通过仪

式传播映射在集体记忆中，表现为对离散无序的记忆

的结构化，使其以特定的形式和结构固化. 

象征符号及其丰富独特的内涵可视作一种对社

会规范和生活经验的高度凝练。高频使用某一象征符

号则是仪式传播者对客观现实中某一社会规范和生

活经验的认可，这种认可经仪式符号转译，在重复中

将特定规范或经验写入集体记忆之中，形成记忆刻写。

其中，仪式所表达的规范性和经验性内容在进入集体

记忆的框架后，必要经受集体记忆的修饰和打磨，从

而与原有的记忆融合并储存下来。此外，集体记忆并

不能借助人类的代际繁衍而无限延续，其时间长度取

决于物质符号的耐久性。 

而今媒介技术的高度便利性大大降低了仪式重

复操演的成本，也极大扩展了仪式传播的运作范围。

多种象征符号被高频使用，冲击力极强的声、光、电

组合强化了符号间的结构分化，集体记忆正以空前的

速度和庞大的体量在社会系统中固化储存。 

3.3 仪式传播对国家认同的作用机制 

国家认同通过多元主体互动共建而成，内源性认

同和外源性认同具象化为国内认同和国际认同。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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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基于血缘、地缘建立起情感连接和群体共识，而

现代国家则基于特定的制度安排形成，地理领土边界

成为了划分国内外的重要标识。在经历了近代势弱时

期，新中国成立时期后，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和互联网

技术的发展，多样文化观念一拥而入，跨域交流门槛

层层降低，固有的集体意识具有被消减、重构的风险，

国家认同构建有着特殊的时代意义。而仪式传播则通

过“增强社会联系-创建共识-巩固社会秩序合理性”

机制，拉近仪式与受众之间的距离，增强社会信息联

系和情感联系，创建国内、国际共识，最终巩固社会

秩序合理性，构建和强化受众国家认同。 

3.3.1 增强社会联系 

随着媒介的多元化与智能化，多重渠道通过宏观

和微观视角借助媒介以快速的迭代方式提高了信息

传播的速度，传统仪式也以“媒介事件”的新形式再

一次进入大众视野，表现出扩散快、规模化、影响力

大的特点。仪式继承其传统属性，借助意义解读模式，

仍可通过内容传播一种意义，通过传播赋予能指意义

和新语境。 

仪式传播过程往往前置于事件主体部分的发生，

伴随事件进程的推进情况进行多主体“加热”。主体

内化于心的国家认同基础会转化为丰富细腻的表现

方式参与仪式传播过程，形成仪式传播和国家认同之

间的加强循环，促成多层次的国家认同体系。主要传

播从宏观角度设置议程，引导受众注意力向某一媒介

事件倾斜，以直播、宣传片等方式构建社会初级印象。

辅助传播从微观视角切入，通过场景布置或参与人员

等细节展开，调整或强化印象。除官方媒体外，自媒

体也会根据处于热点的事件素材进行创作或再创作，

其亲民化的态度、口吻等进一步提高了传播内容的质

量和信息传播的效率，多途径增强社会联系。至此，

媒介事件的大体轮廓已在群体内形成，事件影响力范

围和程度初步划定。 

媒介仪式注重仪式过程的参与感，交互程度决定

展示维度和体验效果。“电视仪式”即通过电视这一

媒介放大仪式本身的震撼效果，其是媒介事件的初代

形式。随着媒介模式和交互技术的不断更迭，全景直

播、穿戴设备、VR 等为媒介事件的展现方式提供更

多可能性，也为仪式传播带来新的契机。仪式传播也

可探索、融合技术具身化途径，让受众通过虚拟场景

中的标记设置、知识互动等增强临场感，充分利用感

官身体认知仪式，从而多层次调动情感输出，增强社

会情感联系，营造认同氛围。 

3.3.2 创建共识 

仪式传播以一定的媒介和符号，成为群体情感维

系的重要纽带，潜藏在符号中的意义目标通过表演或

某种象征行为，借助各式媒介多样化的传达方式加深

受众参与度，唤醒并重构群体内部的集体记忆，以集

体记忆为基础共识，激发潜含身份认知的包含民族自

豪感、荣誉感在内的国家情感，生成想象共同体从而

构建进阶认同，对国家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受众对

仪式的共同见证和关于仪式的互动讨论是其被仪式

影响的基础，其参与仪式的一系列行为助推仪式氛围，

促进仪式传播产生作用。 

将国家认同的视野延伸至国外，群体对本国的认

同感不仅来源于多重形塑，也通过主动性的差异化对

比产生。国际正向仪式传播强化他国对我国国际认同

的同时，传播话语倾向也反映了其对我国的国家态度。

与国际上各个国家良好的沟通过程和结果是使其对

我国拥有正向态度的重要基础，而有效沟通则建立在

双方拥有广泛共同意义空间之上。因此，传播应致力

于建立和加深国际方面对沟通内容中意义符号的理

解，提高对话质量和沟通有效性，消除偏见，促进共

识形成。 

除了深度对话沟通，国家形象的整体表现也是影

响国家认同，尤其是国际认同的重要因素。国家形象

是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双重体现，它呈现出一个国

家的整体面貌，与国家认同形成互构关系。“可信、

可爱、可敬”中国形象的塑造是我国实现有效国际传

播的关键战略部署，为打破西方少数国家对国际舆论

的主导权，获得与我国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打造“分圈层，讲得出，听得懂”，具有国内外共识

的中国话语体系尤为重要。从国家形象塑造转向国家

品牌打造，提高国际传播效能，为重构国际认同探索

新路径和新策略。 

3.3.3 巩固社会秩序合理性 

从阈限和交融的角度来看，阈限期分为前阈限、

阈限期、后阈限三个部分，仪式传播作用于分离到融

合的过程，实则可以视为组织“结构——反结构——

复结构”过程，其以同一的底层机制在不同类型仪式

中发挥作用，即受众通过短时间密集参与仪式传播活

动，从意识层面跳脱出结构化的日常生活，以相同身

份参与仪式活动，充分融入仪式氛围之中，暂时性地

进入一种趋于平等的反结构关系，并快速在阈限期实

现交融后再次回到日常状态。 

仪式传播在阈限期与受众充分接触、作用，传播

活动结束后，受众仍会受到反结构关系影响，不同身

份之间的不平等感在一段时间内得到削弱，社会中的

冲突情绪得以缓冲，潜在社会危机钝化。受众理解并

肯定仪式意义目标，从而达到受众生成想象共同体，

国家认同被构建或强化的作用，至此，秩序运作合理

性被巩固，从而大众愿意做出遵从社会秩序的行为，

且会对相异态度或行为表现出排斥或否定。仪式传播

作用的进一步延伸充分实现了仪式意义目的，满足了

政治、经济或社会利益诉求，创造出一系列多样化的

仪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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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仪式无论被视为一种传播内容亦或是传播手段，

其皆通过媒介系统在受众集体记忆和国家认同构建

方面发挥多重作用。在仪式场域的运作中，传播思维

已如盐入海，同时仪式观也赋予传播领域以人文批判

视角。二者深度融合形成仪式传播，可以说，仪式即

传播。本文从理论框架搭建，仪式传播作用机理阐释

展开，通过探析仪式传播对集体记忆和国家认同的作

用机制，梳理其对社会的宏观价值与深层意义。在媒

介技术快速迭代发展形成媒介环境的当下，仪式传播

以其独特的媒介具身性、集体共享性和社会延续性，

跨越广袤的时空，积累着集体记忆，延续着文化传统，

凝聚着民族情感，维系着社会共识与秩序，其实际效

用体现在中华文化和中国价值对内、对外的跨时空传

播。仪式传播研究应从理论探究推向实践分析，力求

以仪式传播理论研究结果解释和批判实践，以仪式传

播实践反思和推动理论研究，从而使仪式传播在实践

中更好地传播叙事，进一步发挥其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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